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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部分 
 
自古以來，女性一直在中國文壇處於極為邊緣的狀態，能夠流傳下來的女
性作品甚為罕見。故此，凡寫女性，大多由男性角度出發，透過構想女性的視
點而創作出來的詞作終究與以女性第一身所創作有所差別。由於此研究問題牽
涉大量男、女作家作品比對問題，甚為遼闊。故此於本論文之中，希望透過研
究李清照這名罕見而有名氣的女詞人的詞作，以其閨閣妝奩詞作討論中心，選
取當中能代表女性的兩個角度﹕頭飾以及整妝舉動的詞作分析，為之後研究男
女視點以及感情表達方面作出一點建樹。 
 
妝奩，「奩」的意思即為梳妝盒上有鏡子配置，亦稱梳妝鏡匣。故本論文
選取了十三首與頭飾或是與整妝舉動有關的詞作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透過研究
這特定的十三首詞，提取當中不同時期、以及不同心境下所寫作的詞，從而分
析李清照對於頭飾運用的個人特色之處。 
 
本論文以討論李清照的飾物以及整妝舉動兩點作為主導，從所選的詞當中
研究飾物與整妝舉動之於李清照的意義。論文有三個主要元素組成﹕ 
 
首先是用飾物的感情色彩，由新至舊，由舊到殘，當中展示著飾物的變化
與李清照心境的關係；其次是飾物背後的反映，指出物件被異化，被用作表達
感情或回憶的媒介；最後是飾物的包含元素，以七情六慾作為分類，帶出不同
詞當中的感情載體。 
 
論文前半部份以歷史時間作為背景，從李清照的成長歷程以及人生經歷作
為主線，將其感情變化以及描寫狀況分為四大部份，分述不同時期下的感覺如
何影響她對於飾物的描寫；後半部份則以感情作為分類方法，分析李清照如何
將感想透過兩者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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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李清照（一零八四年至約一一五六年）生於書香世家，由祖父輩開始已有
高名，而父親李格非亦為進士1，母親王氏亦為書香之人2。李清照生於這種家庭
背景之下，奠定她的文學眼光以及造詣的基石。作為少數有名的女詞人，所寫
之詞的觀點與用字亦別開生面，帶有一種女性專屬的視點與感情觸覺。後李清
照與尚書加僕射趙挺之的兒子趙明誠結婚，婚後美滿生活亦為後人津津樂道，
惟好景不常，先是發生李格非與趙挺之的黨爭問題；後是宋朝遭金所侵，在戰
火之下經歷飄泊生涯，後來更經歷喪夫之痛，充滿波折及戲劇性的一生。 
 
學術界已就分析女性寫作的特質一直有前輩作出了貢獻，將不同朝代的女
性作家的片言隻字整合出來。有不少學者認為李清照的詞風繼承自李後主3，同
時亦有學者認為後繼於納蘭性德4。本文將目標鎖定為選取李清照十三首詞作研
究，當中包含頭飾或是整妝舉動這兩個元素。 
 
頭飾和整妝行為屬於女性日常生活當中必然接觸的兩項事物，透過研究上
述兩點，反映出頭飾和整妝行為之於李清照有什麼意義；李清照如何將其運用
進自己的詞作入面。一方面豐富詞作層次，另一方面亦令我們能從中窺探當時
知識女性的內心以及日常生活。畢竟，男詞人多集中於女性身體的「性感」成
分5，忽略了女性本身的日常生活面向。透過李清照，可以藉此從女性角度出發，
從飾品以及梳頭動作理解女性的內在心理。 
 
本文將以兩個面向分析該十三首相關的詞作﹕先從歷史面向作為分析，提
出飾物的形象會隨時代而改變；進而推進到感情面向分析，提出飾物作為感情
的載體，從而對飾物本身所產生的作用提出解釋。透過這兩個面向，將李清照
對於飾物和整妝舉動的感情流露梳理出來，帶出飾物及整妝行為背後的意義和
指示。誠然，李清照對於頭飾以及整妝行為有其獨特的運用方法，無論是以梅
花作飾物、同一種飾物的前後形態不同，抑或是形容詞的性質愈見低沉，這些
都是李清照詞的特點，亦希望透過之後的文章將這些特點分析、歸納出來。 
                                                     
1
 《宋史‧李格非傳》﹕「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元】
脫脫﹕《宋史》（臺北市﹕鼎文書局，1978年），頁 70。 
2
 《宋史‧李格非傳》﹕「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元】脫脫﹕《宋史》（臺北市﹕鼎文
書局，1978 年），頁 70。 
3
 「清照一生詞品，全從後主、永叔、少游三家脫胎出來。」司徒秀英〈自成天地歸來堂〉，《詞
學新視野 : 李清照辛棄疾暨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 年 1 月 8 日），頁 47。 
4
 《納蘭詞評》﹕「《飲水詞》哀感頑艷，得南唐二主之遺。」【清】陳維崧，《納蘭詞評》，清朝
榆園本。 
5
 鄺龑子﹕〈詞中的第一身女性觸覺﹕以李清照為例〉，《東方文化》，第 47卷第 2 期（2014 年
12 月），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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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飾物與人的感情色彩息息相關﹕由新到舊，由舊到殘 
 
此部分嘗試用時間線作為線索，強調物件（頭飾）與人之間的關係所在。
由於物件的變化通達人的內心心理變化，同時用物件的變化亦表達出情緒受情
感在不同人生階級的改變。因此，從探索李清照於不同時期當中，對於頭飾以
及梳頭的描寫產生什麼變化，便可有助理解內心當中不同的情緒變遷。參考陳
祖美先生於《李清照評傳》一書所作的人生經歷分期，陳祖美先生將其分作前
（1084 年至 1107 年）、中（1107 年至 1129 年）、後（1130 年至 1155 年）三個時
期6。而在拙文當中，嘗試以此為基礎，再將中期分開兩個部分。因此，下文將
分為四個部分作闡述。 
 
第一時段﹕一零八三年至一一零一年（出生至結婚） 
  
這一段是李清照由出生到十八歲結婚的時期，當中有四首詞都有提及到頭
飾的形象，分別是〈點絳唇〉7、〈浣溪沙〉﹝莫許盃深琥珀濃﹞、﹝髻子傷春慵
更梳﹞和〈減字木蘭花〉8。當中，〈點絳唇〉和〈浣溪沙〉﹝莫許盃深琥珀濃﹞
寫的都是李清照的少女情懷，例如詞作〈點絳唇〉9中，詞人所用字為「襪剗金
釵溜」，一個「溜」字便將動態以及少女那種活力表達出來，而這一類的用字只
出現在李清照前期的詞當中，於以後的詞作當中亦很難有相類似的用字方法。 
 
而〈浣溪沙〉﹝莫許盃深琥珀濃﹞之中，據陳祖美先生於《李清照詞新釋
輯評》一書所述﹕「以上四首〈浣溪沙〉的寫作時間和題旨大致相同，故擬稱
為『少女懷春之什』。」10，而在另一首〈浣溪沙〉﹝髻子傷春慵更梳﹞中有注
髻子是女子十五歲「及笄」，按此推斷此詞作於作者早年11。「辟寒金小髻鬟鬆」
這一句需要留意內文意思，當中所指的是因為辟寒金這種頭飾太細小，所以導
致髻鬟有鬆散的現象，這一點是因為飾物而導致頭髮鬆散，飾物既是詞人自身
的一個借喻，這一種單純是因為輕重問題而導致髻鬟鬆散，對比之後是因為飾
物受損害或者是殘破而導致的髻鬟鬆散，程度相較輕鬆得多。 
                                                     
6
 陳祖美著﹕《李清照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8-10。 
7
 姜漢椿、姜漢森注譯﹕《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頁 10。 
8
 同上。 
9
 雖然被列為存疑詞，但筆者認同鄺龑子先生於〈詞中的第一身女性觸覺﹕以李清照為例〉中所
指，詞中是由內而外的一種描寫，非女子難為寫出這種狀態，因此認為這應是李清照的作品之
一。另外，李清照因為家庭風氣開放，從〈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一詞當中，一反傳統女
子養在深閨的姿態，寫出有逆於該朝風氣的〈點絳唇〉亦有此可能，為此詞為李清照所作多增
一層說服力。鄺龑子﹕〈詞中的第一身女性觸覺﹕以李清照為例〉，《東方文化》，第 47卷第 2
期（2014年 12 月），頁 58。 
10
 陳祖美編著﹕《李清照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3），頁 24。 
11
 同上，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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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減字木蘭花〉亦是李清照新婚美滿的一個寫照，詞中有寫到﹕「雲
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當中的喜愛之情已躍然紙上，下文在論述飾物在
詞作的意涵時亦會提及，故在此先不作詳述。 
 
第二時段﹕一一零一至一一二二年（趙明誠數次遊天山） 
在第二段時期，則有〈鳳凰臺上憶吹簫〉及〈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
兩首詞作為代表。該段時期前期的趙明誠依然為太學讀書，而每個月只有初一、
十五等日子方可請假回家12，而中期則經常因為研究金文而四處遊歷，後期則因
為趙明誠復官而離開青州述職。趙明誠分別於一一零八年及零九年遊仰天山，
而在其後的一段時間更經常遊山玩水。上述兩首詞作便是在這個時段創作。從
〈鳳凰臺上憶吹簫〉當中，可以分析李清照對於整理頭髮這個動作的形容以及
其變化。〈鳳凰臺上憶吹簫〉作於重和元年（1118 年）屏居結束，趙明誠離青州
赴任前夕，李清照為他所寫的送別詞13。在〈鳳凰臺上憶吹簫〉當中，寫到「被
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以及第一時段〈浣溪沙〉當中所寫「髻子傷春慵更
梳」，可以與第四部分的〈武陵春〉「日晚倦梳頭」作一個對比，看出李清照的
心景之變化。 
 
據《莊子·讓王》當中所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
意自得。」，這是古人的一種生活態度。以此為據，分析李清照的前後之別。前
者〈鳳凰臺上憶吹簫〉和第一時段〈浣溪沙〉，當中用的是「慵自梳頭」和「傷
春慵更梳」，在〈鳳凰臺上憶吹簫〉當中，後句的「日上簾鉤」，提示時間大約
是正午的時間；而在〈武陵春〉當中所寫的「日晚倦梳頭」，則處於傍晚的時間。
在此，拙意認為可以將整理頭髮、儀容作為邁向正常作息生活的一個門檻，李
清照要藉著整理儀容在提醒自己正常生活下去，而在第二時段的李清照，雖然
因為趙明誠數次離家而心不在焉，茶飯不思；陳祖美先生亦嘗試用李清照害怕
趙明誠有外遇來解釋〈鳳凰臺上憶吹簫〉的創作動機，並配合趙明誠離開青州
時沒有帶上李清照的疑點14；但無論是前者的離別之情抑或是後者的擔憂，兩者
亦未至於令李清照放棄生活，只是將開始生活的時間由早上推遲到中午，「日上
簾鉤」之後才展開新一天；但在第四時段的〈武陵春〉，則已經變成「日晚倦梳
頭」，連中午也過去了，直達旁晚才展開她一天的生活，那段時期對於李清照來
說，生活的意義也只不過剩下些許，而從當中的「倦」字，亦可以感覺到當中
一種自我放棄的情感存在，不想對這個世界理會更多。這一點，定然與趙明誠
的離世有所關聯。 
 
                                                     
12
 諸葛憶兵主編﹕《李清照與趙明誠》（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38。 
13
 陳祖美著﹕《李清照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66。 
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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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當中，有一句「淚融殘粉花鈿重」，在
這句「淚融殘粉花鈿重」當中，「花鈿重」結合淚融殘粉，可以理解作李清照哭
了一段長時間，才會令到脂粉都融掉，一副哭得筋疲力盡的樣子，所以才會覺
得花鈿重。正因為哭光氣力，而花鈿重則令到那種哭很長的時間表達出來。這
一點，與鄺龑子於﹕〈詞中的第一身女性觸覺﹕以李清照為例〉所說到的一樣﹕
「即便有『酒意』與『詩情』，也不知與誰人共用，反而更勾起哀傷，於是臉上
的脂粉被淚水『融』化，而鬢髮上的花形首飾亦變得沉重。」15 
 
第三時段﹕一一二三年至一一二九年（汴京失守以及流離失所） 
在第三時段，則以〈菩薩蠻〉﹝歸鴻聲斷殘雲碧﹞、〈訴衷情〉﹝夜來沉
醉卸裝遲﹞和〈浣溪沙〉﹝淡蕩春光寒食天﹞三首作為與飾物相關詞之代表。
可以觀察到在〈菩薩蠻〉當中，李清照看到人勝在微微的顫動著，這種顫動與
其時的心理狀態有關。李清照遠離家鄉，伴隨趙明誠到處飄泊，雖然生活暫且
無憂，但是對於故鄉總是有思念之情，經歷了萊州、淄州以及北京失陷之後，
期間發生了金人陷青州而導致他們的書畫心血化為灰燼16。及後雖然到達江寧，
夫君在旁，但亦不免被於當時的時勢而受到力不從心，如浮萍般飄泊，四處為
家。因此，所說的人勝輕，其實亦是自己的顫抖著，所以才會寫出「鳳頭人勝
輕」一句。 
 
〈訴衷情〉則寫於一一二九年，趙明誠於建康期間。那時候李清照在建康
時候，詞中明顯散發一種思鄉之情，詞中一句「夢斷不成歸」，多為回應當時徐
州、泗州、楚州被破，回鄉無望之感。而當中用了一句「夜來沉醉卸裝遲，梅
蕚插殘枝」，主要分析便是當中所指的意境。詞中用到「卸裝遲」，即表示詞人
因為喝了酒，醉得連裝容也懶得卸去，便沉沉睡去，連頭上所插的梅花也沒有
放低。這種沉醉於夢景之中的想法，正正是因為緊扣當時的時局，詞人內心對
於國破家亡無力改變，唯有希望透過夢鄉來麻醉自己，梅花作為一種飾物，突
顯詞人那種為了投入夢鄉連頭飾也不想除下的倉促情況。  
 
而〈浣溪沙〉﹝淡蕩春光寒食天﹞則寫於一一二九年的春天，時間與〈訴
衷情〉相約。詞中提到「夢迴山枕隱花鈿」，當時應為二月17，詞中的飾物與〈訴
衷情〉的梅花有一個共通特點﹕被忘記。前者是因為沉醉而忘記除下；後者是
因為剛剛醒來而忘了放在何方。飾物掛在頭上，就如都市人的眼鏡一樣，理應
                                                     
15
 鄺龑子﹕〈詞中的第一身女性觸覺﹕以李清照為例〉，《東方文化》，第 47卷第 2 期（2014 年
12 月），頁 60。 
16
 據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所述﹕「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
姜漢椿、姜漢森注譯﹕《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頁 200。 
17
 詞中有「海燕未來人鬥草」一句，而據宋吳自牧《夢梁錄》卷一﹕「二月朔謂之中和節……
禁中宮女以百草鬥戲。」，故能從詞中鬥草二人，推測當時的創作時間應該二月時份。姜漢椿、
姜漢森注譯﹕《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 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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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睡覺前放下，而早上梳洗後第一時間戴上。為何詞人會忘了把飾物除下，或
者是忘記飾物放在哪裡，只要套入詞人的低沉、迷惘心情，那麼對於此兩點的
忘記亦可以理解。一一二九春天，先後傳出徐州、泗州、楚州被陷的消息，而
二月初更傳來高宗從揚州渡江南逃的消息。李清照作為當時少數的高級知識分
子，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其心情之低沉以及迷惘，恰巧可以借著這些飾物的
「被忘記」而反映出來。這一點，與鄺龑子先生所述﹕「這些互相迴響的意象
把愁懷刻畫得深細貼切，道出他人鮮能感受和捕捉的情態。」有相約的看法18。 
 
第四時段﹕一一二九年至一一四零年（趙明誠死後）  
到達最後的第四時期，以〈浪淘沙〉﹝簾外五更風﹞、〈菩薩蠻〉﹝風柔
日薄春猶早﹞、〈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和〈永遇樂〉﹝落日熔金﹞四首
詞作為其與飾物相關詞之代表。直至第四時期的李清照，有兩點值得提出來作
其詞作特點闡述﹕首先，詞作存在「回憶」這個母題，當中以〈浪淘沙〉、〈永
遇樂〉兩首可以表現出來；其次，詞作的前後對比性強化出來，這一點則可以
從〈菩薩蠻〉和〈武陵春〉體現出來。 
 
先說回憶，〈浪淘沙〉﹝簾外五更風﹞當中所寫「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
成空。」、以及下片所寫的「回首紫金峰，雨潤煙濃。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羅
襟前日淚，彈與征鴻。」所用記得、回首、醉醒、留得、前日這一類字詞，均
是表現出一種往日，以及回憶過去的感情色彩；而在〈永遇樂〉﹝落日熔金﹞
當中，前面雖然極力寫元宵佳節的熱鬧情況，又寫到華麗的翠冠、金雪柳，但
無疑最後幾句才是詞中之重﹕「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
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才發現詞人所表達的是一個從前的、回憶中的元宵節，
對詞人而言，元宵節曾經是這樣的美好，但現今的她卻是與這個元宵節分離出
去，獨自一人鎖在自己的空間之中。這兩首詞當中，都會發現飾物都是有一個
華美的形容詞，無論是「玉釵」還是「翠冠」、「金雪柳」，詞人在這個時期所寫
的飾物又有可能再次回復正常，一個最光鮮、華麗的狀態，但這種寫法的原因，
其實不過是詞人的一種追憶，飾物是否華麗光鮮並不知道，但那時候的詞人必
然是想起那些飾物的光鮮的過去，正如她想起自己最幸福的過去一樣。 
 
再說到前後對比性這一部份，則可以從〈菩薩蠻〉﹝風柔日薄春猶早﹞可
見。詞中一句﹕「睡起覺微寒，梅花鬢上殘。」，當中所用的「殘」與〈訴衷情〉
「夜來沉醉卸裝遲，梅蕚插殘枝」所用的「殘」有所不同。在〈訴衷情〉當中
的「殘」解作「殘留」，而〈菩薩蠻〉當中的「殘」則解作「殘破」。對比起前
後的意境，〈菩薩蠻〉為起床的時候發覺鬢上所插的梅花已經殘破、不能要了；
而〈訴衷情〉則是因為倉促睡眠而忘記除下。特別需要注意，李清照本人對梅
                                                     
18
 鄺龑子﹕〈外在觸覺和內在感思──李清照描寫愁情的立體感〉，《文學評論叢刊》，第 8卷第
2 期（2005 年），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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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情有獨鍾，以花自比亦並非意外，由此可以推論出兩者的層次關係﹕在〈訴
衷情〉當中只是梅花殘留在頭上，而〈菩薩蠻〉則是梅花已經被催殘，兩者破
敗程度的高低一目了然。 
 
除了〈菩薩蠻〉外，另一首值得一提的詞是〈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
詞作寫於一一三五年，當時李清照人在金華，經歷了多年戰爭、三次的書畫心
血盡化雲煙以及再嫁19之後，寫出了「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這樣的
句子。前文亦有提及李清照詞中所述「梳頭」的時段性和改變，配合這樣的歷
史背景，加上下一句寫的「物是人非事事休」，可見李清照在經歷了這麼多後變
得厭世亦是無可厚非。 
 
小結 
歸納四個時期，大概可以用「由湛新的飾物到殘舊，由殘舊變得損壞」來
作一個總結。從李清照寫詞的趨勢可以清楚見到，李清照的用字在生活態度方
面愈來愈消極、在心情方面愈見消沉。一開始所寫的「金釵、斜簪」，飾物常以
一種完好的狀態出現在詞作中；而當到達第二時期，因為趙明誠的經常外出而
不在李清照身邊，無論是在太學讀書還是外出考察，飾物以會鋪塵，受損或者
是變重這種形態出現，這個時候「寶奩塵滿」、「花鈿重」這一類形容詞便因而
產生；而在第三時期，南宋社會處於動盪不安之際，作者的精神狀態受到進一
步的影響，由外在的鋪塵變成對作者的自身的影響，所以會出現「人勝輕」、「插
殘枝」、「隱花鈿」這些現象出現，都是反映出作者的內心強烈不安感；而去到
第四時期，趙明誠的去世以及心血付之一炬的重大打擊，使她的詞作描寫變得
兩極﹕一則極為破敗、頹廢，「鬢上殘」、「倦梳頭」便屬於這一類，而另一則變
得美好化，但這種美好化其實只是一種對現實逃避和抗拒的反映。作為拒絕現
實的一種反映，透過對往事美好事物的懷念，從而逃避現實世界的不堪。由此
而觀之，李清照在愛情、文物整理工作、家國三方面的重大打擊之下，她的逃
避，雖然消極，但亦是常情所致。 
 
 
第二部分﹕論飾物在詞作的意涵豐富 
 
〈訴衷情〉則寫於一一二九年，趙明誠於建康期間。那時候李清照在建康
                                                     
19
 再嫁一說仍有酙酌餘地，《李清照詞欣賞》一書中有文章提出﹕「黃盛璋先生所指的再嫁證據
有疑問之處」，風華出版事業公司﹕《李清照詞欣賞》（香港﹕風華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頁
53-65；而何廣棪所著的《李清照改嫁問題資料彙編》當中，亦輯錄了各大學者如「龍榆生、劉
憶萱等」對於李清照是否有改嫁一事的討論。何廣棪﹕《李清照改嫁問題資料彙編》（臺北市﹕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2009年）。不過無論是否再嫁，拙意認為在經歷國家以及自身的多
重波折後，李清照能寫出這樣的詞亦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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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詞中明顯散發一種思鄉之情，詞中一句「夢斷不成歸」，多為回應當時徐
州、泗州、楚州被破，回鄉無望之感。而當中用了一句「夜來沉醉卸裝遲，梅
蕚插殘枝」，主要分析便是當中所指的意境。詞中用到「卸裝遲」，即表示詞人
因為喝了酒，醉得連裝容也懶得卸去，便沉沉睡去，連頭上所插的梅花也沒有
放低。這種沉醉於夢景之中的想法，正正是因為緊扣當時的時局，詞人內心對
於國破家亡無力改變，唯有希望透過夢鄉來麻醉自己，梅花作為一種飾物，突
顯詞人那種為了投入夢鄉連頭飾也不想除下的倉促情況。  
 
在文學組合而成的世界，每一件物件都可以表情達意，可以描劃出意境，
從而表達出作者的感情世界。故此，飾物的作用不單單被當作器具般使用。以
李清照的詞作〈減字木蘭花〉20為例﹕ 
 
「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彩霞曉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21 
 
特別注意當中「雲鬢斜簪」一句，所指在許多濃密烏黑的秀髮上將鮮花斜插。
鮮花於此處以飾物的形態存在，李清照以花代簪，於此處便將花的意義改變，
又或者說，鮮花的存在意義便不再停留在花的層面，而轉入簪的層面了。這時
候，花同時擁有了「花」和「簪」的功用。一方面，從花的功用而言，由於前
文以提及「買得一枝春欲放」，「春欲放」三字正正代表「花」正處於盛放的邊
緣，此時花的顏色最為鮮艷、最吸引的時候；而「簪」則是女性常用的飾物，
以「簪」代表女性。故此，從「花」這個物象出發，原本「花」只是具有觀賞
性的功用，後被賦予「簪」的功能被插在頭上時，便賦予畫面性，而將花插於
頭上這一個景象，亦顛倒了頭飾的既有概念，將花「非凡化」，帶出一種屬於李
清照年輕時那種含苞待放的少女情懷的意象。由物象最終變成意象，環環相扣，
「花」這種物體被用作表達那種屬於作者的少女情懷，物件從其「功能性」到
被賦予屬於作者「感情聯繫」的功用。 
 
 再看一例，以李清照的詞〈浪淘沙〉為例﹕ 
 
「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踪。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 
空。回首紫金峰，雨潤烟濃。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 
征鴻。」22 
                                                     
20
 有學者認為〈減字木蘭花〉為李清照的存疑詞作，拙意認同鄺龑子所指﹕「女詩人運用某些
男詩人無法同樣自然地運用的意象和情景去表達某些意態思情，例證並不限於以花自喻。」鄺
龑子﹕〈詞中的第一身女性觸覺﹕以李清照為例〉，《東方文化》，第 47卷第 2 期（2014年 12
月），頁 67。而這首詞對花的運用，亦當為女子的李清照才能表達得如此嬌嗔。 
21
 姜漢椿、姜漢森注譯﹕《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頁 10。 
22
 鄺龑子編﹕《朱淑真李清照詩詞逐字索引》（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年），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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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一句，先解釋句中意思，撥火即為翻香，
由於篆香在燃燒過後會產生香灰，故需要撥除香灰以免影響火勢；但現在已經
沒有寶篆，萬事皆空。這裡說到玉釵，玉釵本身只是飾物的一種，屬於物件，
但因為玉釵用作撩撥香灰，而李清照透過記起這個由玉釵、篆香組成的回憶斷
片，當中的物件造出一種暖、香味的溫馨環境，玉釵便被賦予飾物以外的作用，
由物件化身為物象﹕「回憶當中帶出暖、雅致的物件」，而香灰和寶篆均指向從
前李清照跟趙明誠的時光23。這個舉動便透過文字成畫面的呈現出來。所以，玉
釵便從物件本身的作用跳脫出來，被詞人賦予其全新的功用，將其「非凡化」，
這玉釵的存在意義是完全屬於詞人，正因為詞人的過去，才令到玉釵有了回憶
的這個「感情聯繫」。 
 
因此，文人選取飾物放進其文學作品之中，必然有其欲寄託的思想感情於
其中之意，而這種寄託便會使飾物被「非凡化」，透過飾物作為回憶或者表達的
引子，將自身希望投放的感想寄託在飾物當中。 
 
用飾物表達不同感情 
鑑於感情類別總類繁多，在此嘗試以《禮記‧禮運》中的「何謂人情？喜、
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24作為分析。據唐代孔穎達的禮
記正義所提及﹕「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案昭二十五年《左傳》
云﹕天有六氣，在人為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此之喜、怒及哀、
惡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此云「愛」，則彼「好」也。謂六
情之外增一「懼」而為七。25當中分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在李清照的詞當中，
亦可以將不同有關飾物的詞歸於這七個類別。在分析的十三詞作當中，以愛、
懼、哀為其詞作的感情主題，在姜義華注譯的《新譯禮記讀本》當中，將愛、
懼、哀解作「愛好、懼怕、哀傷」26；而在王文錦譯解的《禮記譯解》當中，將
愛、懼、哀解作「愛慕、恐懼、悲哀」27；再配合《漢語大詞典》當中的解譯28，
結合三者後在此將愛解釋作「待人或物的深厚真摯感情」29、將懼解作「恐懼」、
將哀解作「悲哀」。而在十三首詞當中，「哀」的一環更佔詞作的大多數。 
 
                                                     
23
 此詞寫於建炎四年春（1130 年），當時為趙明誠死後半年左右的時光。姜漢椿、姜漢森注譯﹕
《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 年），頁 78。 
24
 王文錦譯解﹕《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 299。 
2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頁 916。 
26
 姜義華注譯﹕《新譯禮記讀本》（臺北市﹕三民書局，2007 年），頁 337。 
27
 王文錦譯解﹕《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 299。 
28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7-1995 年），
卷三﹕頁 334、卷七﹕頁 631、卷七﹕頁 798。 
29
 同上，頁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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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先說「愛」這一種感情，根據上述的考證以及歸納，將「愛」解釋作「待
人或物的深厚真摯感情」。李清照的詞作〈點絳唇〉中﹕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 
見有人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30 
 
整體而言，整首詞都洋溢著一種少女情懷，詞中從未正面描寫來客是誰，但從
少女的慌張反應中反映，那人並非閒雜人等。在這裡，陳祖美更進一步推測來
客可能為趙明誠，才導致李清照有如此反應31。而金釵的滑落則是為了表達少女
的那種慌亂和嬌羞。透過這一首詞，可以見到李清照以飾物寫少女對於那位來
客的一種深厚真摯感情的一個片段，而從上述的推論，這是一種少女對於未知
愛情的一種期許。 
 
再看一例，於前面提及過的〈減字木蘭花〉當中，用「雲鬢斜簪，徒要教
郎比並看。」，表達她和愛郎結婚不久的新婚生活，整首詞流露出一種新婚之間
夫妻之間濃濃愛意，詞作滲透著一種炫耀幸福、恩愛的感覺，而這一種流露深
厚感情的詞作，是李清照少見的積極、明顯表露幸福的詞作。 
 
「懼」 
接著要談及李清照有關飾物的詞作當中，帶有「懼」意的作品。懼所說的
是恐懼，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她對於丈夫和家國兩方面。最先於相關飾物的詞表
達到這種情感的是〈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 
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 
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32
 
 
詞中值得注意的是「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兩句，這首
詞雖然沒有實寫頭飾，但其中提了兩件與頭飾息息相關的事物，一是梳頭，二
是梳妝盒。「梳頭」是整套梳洗動作的一環，必需要先「梳頭」，然後才能安上
頭飾。因此，這套詞便有被提及的必要性。而寶奩的意思即為梳妝盒上有鏡子
                                                     
30
 鄺龑子編﹕《朱淑真李清照詩詞逐字索引》（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年），頁 314。 
31
 陳祖美編著﹕《李清照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3 年），頁 29。 
32
 姜漢椿、姜漢森注譯﹕《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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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亦稱梳妝鏡匣33。而兩者於這首詞的作用在於突出李清照因為懼怕趙明誠
的離去34，而對於梳洗沒有心機，梳妝盒都積滿塵。既然積塵，即代表梳妝盒沒
有動用過，那自然也沒有用過當中的頭飾。 
而這一種恐懼並非此詞獨有，且看李清照晚年所寫的〈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35
 
 
詞中一句「日晚倦梳頭。」，與〈鳳凰臺上憶吹簫〉的「起來慵自梳頭。」比較，
可以發現〈武陵春〉當中的情感更進一步深刻，〈武陵春〉所寫的是詞人逃難到
金華時，自己對於故鄉的擔憂以及懷念，害怕會失去家園和國家的感慨。因此，
將兩者比較時，難免會覺得前者更為沉重，〈鳳凰臺上憶吹簫〉當中的李清照不
過是慵慵懶懶，心中對於明誠離去有所不安；但去到〈武陵春〉的李清照，就
變得恐懼，不想面對現實，所以才會日晚依然不想整理儀容、不想梳頭，可看
出〈武陵春〉時期的李清照消極、不想面對世事。 
 
「哀」 
另外，詞人在與飾物相關的詞之中，展現最多的情感便是「哀」。一共有
八首詞與哀傷有關。當中為〈浣溪沙〉﹝莫許盃深琥珀濃﹞﹝髻子傷春慵更梳﹞
﹝淡蕩春光寒食天﹞、〈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菩薩蠻〉﹝歸鴻聲斷
殘雲碧﹞﹝風柔日薄春猶早﹞、〈浪淘沙〉﹝簾外五更風﹞、〈永遇樂〉﹝落日
熔金﹞八首詞。而八首詞當中，所哀之事主要有三個類別，分別是寂寞、懷鄉
和懷人、今昔之別三點。 
 
先說寂寞，在李清照的詞當中，描寫頭飾而又需要說到寂寞時，經常「弱
化」其性質。例如於〈浣溪沙〉一詞當中，作者寫到「辟寒金小髻鬟鬆。」，意
思是指因為塗金的髮簪十分小巧，使到髮鬤鬆散。因為頭飾未能發揮其作用而
導致髻鬤鬆散。然而，髮簪的大小其實作者早已知曉，只是因為作者的主觀感
覺才將髻鬤鬆散歸咎於髮簪。再看一例，〈蝶戀花〉當中一句﹕「淚融殘粉花鈿
重。」同樣的道理，花鈿的重量不會突然改變，只是因為詞人覺得寂寞、心煩，
才有覺得花鈿重了的感覺，這些都是經過詞人的主觀感覺，而導致物件的重量、
大小等外觀有變化。 
                                                     
33
 徐北文、石萬鵬評注﹕《二安詞選（李清照 辛棄疾詞評注）》（濟南﹕濟南出版社，1995 年），
頁 46。 
34
 此詞或作於大觀三年（一一零九年）九月的時間趙明誠外出尋訪金石碑刻時。姜漢椿、姜漢
森注譯﹕《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頁 40。 
35
 同上，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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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懷鄉和懷人，於李清照的詞中，講到懷鄉而與飾物有關的詞，主要為
〈菩薩蠻〉﹝歸鴻聲斷殘雲碧﹞和﹝風柔日薄春猶早﹞兩首。在兩首詞當中都
表達了她對於無法回鄉的那種悲哀的感情。而兩首詞都跟說寂寞的詞一樣，會
用消極或是貶義的詞去描寫飾物。例如在〈菩薩蠻〉﹝歸鴻聲斷殘雲碧﹞當中
寫到「燭底鳳釵明，鳳頭人勝輕。」以及﹝風柔日薄春猶早﹞中「睡起覺微寒，
梅花鬢上殘。」兩句當中，採用了「輕」、「殘」兩個字，都可以見到一種消極
的感覺。先說﹝風柔日薄春猶早﹞﹕ 
 
「風柔日薄春猶早，夾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覺微寒，梅花鬢上殘。 
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沈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36 
 
當中「梅花鬢上殘」一句，指的是插在頭上的梅花。梅花被賦作飾物的意義，
而其中梅花插於鬢角上，但該梅花經以凋殘。以花自比是李清照的慣常使用手
法，如果用這種角度去解釋，即可得出年華老去，以及心情變得低落的意思，
當中「殘梅」所指有兩種，一者是指以鬢角上的梅花凋殘比自身的飄零憔悴37，
而另一種則是指梅花妝，出自南朝宋武帝女壽陽公主的典故38。或許有人會覺得
這點與前文所言「夾衫乍著心情好」有所矛盾，其實不然。一開始詞句以起床
時的好心情作引子，而緊接其後的「睡起覺微寒，梅花鬢上殘。」則作為相應
伏筆，藉此佈下李清照心情非前者所言的積極，暗扣後文提及故鄉時，李清照
的懷鄉以及其感傷之情。不但沒有前後矛盾，更是轉折自然，為後文留下伏筆
照應，將其對自身的哀傷之感與懷鄉連接得相當自然。 
 
詞人喜歡用消沉、帶有貶義和消極態度之詞描寫心情。〈蝶戀花〉﹝暖雨
晴風初破凍﹞當中有句﹕「枕損釵頭鳳。」，所指的是一種當時婦女的一種頭飾，
當釵被打造成鳳凰形狀時，便稱為鳳凰釵或者是鳳釵，而其中釵上的鳳凰便是
稱作釵頭鳳，與〈菩薩蠻〉﹝歸鴻聲斷殘雲碧﹞所指﹕「燭底鳳釵明」的鳳釵，
應為同一種類的頭飾。 
 
前者〈蝶戀花〉運用「枕損釵頭鳳」的文字架構，而後者〈菩薩蠻〉用「燭
底鳳釵明，鳳頭人勝輕。」的文字架構，該句意思為在燭光的照射下，頭上的
鳳釵特別明亮，而釵頭上的人勝則正在微微顫動著。如果將飾物借喻為人，可
以解讀出作者本身的心理狀態，例如前者是外物導致釵頭鳳受損，而後者則是
在燈火通明下的情況下，卻看出飾物在微微震盪。結合歷史，〈蝶戀花〉寫於明
                                                     
36
 姜漢椿、姜漢森注譯﹕《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頁 84。 
37
 同上，頁 85。 
38
 徐北文、石萬鵬評注﹕《二安詞選（李清照 辛棄疾詞評注）》（濟南﹕濟南出版社，1995 年），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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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離開時，因外物（趙明誠）的影響而令到李清照對於飾物賦予「非凡化」的
作用，覺得外物（枕頭）對於飾物造成傷害；而在〈菩薩蠻〉當中，李清照看
到人勝因為輕巧而在微微的顫動著，與其當時的心理狀態有關，當時李清照遠
離家鄉，伴隨趙明誠到湖洲，雖然生活暫且無憂，但是對於故鄉總是有思念之
情。因此，所說的人勝輕，其實亦是自己因為不安而顫抖著，所以才會寫出「鳳
頭人勝輕」一句。 
 
而在懷人方面，則能從〈浪淘沙〉﹝簾外五更風﹞39當中看出懷人的感情。
前文經以提及過「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一句的意思，而同時亦可緊
扣前句所指「畫樓重上與誰同？」，意思指重新登上雕飾華麗的樓閣，如今又有
能與誰與她一起？既然所說的是重上的樓閣，那必然是回憶中曾到過的地方，
再配合詞作的時間段，當時為趙明誠死後的那一年。明顯地，所指的「誰」必
然是指夫君趙明誠。結合整首詞的意思，亦可以得出這首詞是一首懷念趙明誠
的詞，而玉釵在當中便起了一個聯繫回憶與現實的媒介，作為李清照往事生活
的一個回憶樞紐。 
 
最後便是有關今昔之別的悲哀，李清照與飾物有關的詞當中，有兩首是訴
說今昔之別，分別是〈浣溪沙〉﹝淡蕩春光寒食天﹞和〈永遇樂〉﹝落日熔金﹞。
先說〈浣溪沙〉這首詞﹕ 
 
「淡蕩春光寒食天，玉爐沈水裊殘煙，夢迴山枕隱花鈿。 
海燕未來人鬥草，江梅已過柳生綿，黃昏疏雨溼秋千。」40 
 
當中有一句﹕「夢迴山枕隱花鈿。」，意思即為一夢醒來方覺那用金片鑲嵌成花
形的頭飾正倚著山形的凹枕。前文曾於〈蝶戀花〉中提到若將飾物借喻為人，
便可嘗試解讀出作者本身的心理狀態，「隱花鈿」可以理解作李清照本人對於睡
夢與現實之中那種交錯之感，即現實當中她是睡醒了，但「花鈿」（她的借喻）
卻隱藏在山枕之中，可以理解作依然睡著。這種醒與睡的狀態，再配合後文當
中「黃昏疏雨溼秋千」一句，「秋千」二字曾於〈點絳唇〉出現，用作烘托少女
閨情的一種物象，但在這裡的秋千卻被雨所打溼，帶出少女閨情不再，一種今
昔之別的哀嘆，而〈浣溪沙〉這首詞當中的金鈿，則是被用作烘托這一種感情
的其中一個物像，配合「夢迴山枕隱花鈿」一句形成一個現實與夢境難分的意
境。 
 
                                                     
39
 雖然有清代學者陳廷焯認為〈浪淘沙〉﹝簾外五更風﹞一詞屬於存疑作，並非李清照所作，
後世亦就此問題爭論不休，但拙筆認同清代況周頤於《漱玉詞箋》所述﹕「皆悼亡詞也。其清
才也如彼，其深情也如此。」這一種情深款款的思念，當為李清照所作。 
40
 姜漢椿、姜漢森注譯﹕《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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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永遇樂〉﹝落日熔金﹞這首詞，當中與飾物有關的便是「鋪翠冠兒，
撚金雪柳」一句。表面看來，這八個字採用金、翠這類帶色彩的字，給人一種
華美的感覺；然而，當結合整首詞作時，便會發現這只是李清照為了突顯悲哀
而使用的寫作手法﹕ 
 
「落日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 
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
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
楚。 
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41
 
 
詞作前半部份運用大量喜慶以及奢華的場面去鋪墊，將元宵佳節的美境盡現眼
前，而雪柳以及鋪翠冠便是當中兩件飾物用作加強喜慶氣氛，只要再與後文「如
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作對比，便會發現李清照寫到「風鬟霜
鬢」，說到風把頭髮吹得鬆散而雙鬢亦像霜一般花白，與前面的黃金色的雪柳、
翠綠色的帽子相比，更將李清照的晚年形象突顯出來，變得更為灰黑、了無生
氣。同理，接照這種解釋，鋪翠冠和金雪柳便是勾起了她從前的美好時光，與
現今的晚年生活作一種對比。 
 
 
總結 
李清照於飾物運用方面無論從時間性或是感情方面，都有其獨樹一幟的感
情思想包含其中，這一點與其多變的歷史背景有關。無論是家世、時局抑或是
感情生活，她都過著一個並非平常人家所能企及的位置，這也是奠定她的詞具
有如此大的個人特色的一個原因。 
 
當我們仔細深入當中的意象時，亦可以發覺從她的閨閣生活當中，在整理
儀容方面，可以觀察到梳頭時間的不同印證著李清照的作息時間，更甚是生活
方式的改變，每當梳頭時間推後，則證明她對於正常生活的抗拒程度增加，結
合她的心路歷程，便可以進一步的反映、印證這方面的趨向。 
 
當我們說到頭飾時，從頭飾的完好程度以及作者所用的字眼，我們可以察
看李清照的心境是日見苦澀的，從新到舊、從舊到殘，由生氣勃勃到死氣沉沉
                                                     
41
 姜漢椿、姜漢森注譯﹕《新譯李清照集》（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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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正正是李清照畢生的一種悲劇寫照，正正反映出南宋下的文人的一種
無力感，而李清照用其女性的角度，寫下一種屬於女性於大動盪時代下的哀歌。 
 
文章基於字數所限，未能分析更多李清照的意象，但僅從整理儀容、頭飾
描寫方面，我們亦能對李清照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了解，從而有助藉著這些資
料更有力的去回饙李清照的詩詞研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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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選用詞目 
 
一、點絳唇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沾衣透。 
見客入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 
 
二、浣溪沙 
莫許盃深琥珀濃，未成沉醉意先融。疏鐘已應晚來風。 
瑞腦香消魂夢斷，辟寒金小髻鬟鬆。醒時空對燭花紅。 
 
三、減字木蘭花 
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 
 
四、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 
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 
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五、浣溪沙 
髻子傷春慵更梳，晚風庭院落梅初。淡雲來往月疎疎。 
玉鴨熏爐閒瑞腦，朱櫻斗帳掩流蘇，遺犀還解辟寒無？ 
 
六、蝶戀花 
暖雨晴風初破凍。柳眼梅梢，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 
乍試夾衫金縷縫，山枕斜敧，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 
七、菩薩蠻 
歸鴻聲斷殘雲碧，背窗雪落罏煙直。燭底鳳釵明，鳳頭人勝輕。 
角聲催曉漏，曙色回牛斗。春意看花難，西風留舊寒。 
 
八、訴衷情 
夜來沉醉卸妝遲，梅萼插殘枝。酒醒熏破春睡，夢斷不成歸。 
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更挼殘蕊，更撚餘香，更得些時。 
 
九、浣溪沙 
淡蕩春光寒食天，玉爐沈水裊殘煙，夢迴山枕隱花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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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未來人鬥草，江梅已過柳生綿，黃昏疏雨溼秋千。 
 
十、浪淘沙 
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踪。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寳篆成空。 
回首紫金峰，雨潤烟濃。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 
 
十一、菩薩蠻 
風柔日薄春猶早，夾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覺微寒，梅花鬢上殘。 
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沉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 
 
十二、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十三、永遇樂 
落日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 
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 
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